
 
 
时间：1998 年 9 月 25 日下午时 30 分。 
地点：清华大学 11 号公寓 13 号 
心情：紧张，激动而又兴奋 
事件：采访王补宣老教授 
    终于到了王老的家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收拾得干干净争的幽静小院，在翠竹绿叶掩映之下显得极为幽静。尤为难

得是那十几株翠竹在北京是极难见得着的，而在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更有一种亲切又欣喜的感觉。就在我欣赏着这些幽雅

小院的时候，王老已朝我们走了过来。王老身着一身蓝色中山装，脚穿着一双黑布鞋，步伐稳健，给人一种稳重而博识

的印象，只有脸上的皱纹和满头华发在述说着老人艰幸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。 

    我们被王老请进了屋子。我很难相信这就是一位院士的家。不到七平米的会客室里摆着三张沙发和一张小小的茶几，

屋顶是一盏日光灯和台吊扇，一台彩电看来是屋内唯一的“奢侈品”了。从屋中的摆设便知主人必定是个艰苦朴素的人

了。已七十六岁高龄的王老看来精神 烁，身体十分硬朗，据说王老自小得病身体虚弱，可是的年清苦而规律的生活使

老人家身体仍是十分健康的。 

还未等我们发话，王老就笑着说道：“坐，坐！听说你们要来采访，我想有什么好采访地呀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！”我正

愁应该是什么打开话题呢，这下一切便顺利了。于是我问道：“您作为我国传热学的主要创始者，开创了我国热物理界

的许多先河，可以这么说，您目前是国内乃至世界上热物理界的泰斗，您能和我们谈谈您是怎么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的

呢？”王老笑了笑对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们说说我上学时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吧！我出生于 20年代，那时是内有

军阀，外有列强，老百姓生活贫苦，饿死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当时我们只想到在乱世中怎样才能生存下来，怎么作为

一个中国人活下来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提倡“读书救国”，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翻过身来。从电影电视上你们也知道，当

时上海租界里好几个公园，比如英租界里的“长风公园”门口有牌子上写着“华人与狗不能入内”；在我们中国人自己

的地方，都有这样的一块牌子，这不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吗？所以那时侯哪儿想到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这个家，那个家的

呀，只想怎么样做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下来。我们 1939 年从上海考到昆明去读西南联大。当时是抱着“学好本

领，打回老家去”的念头在读书的，我们是学工科的，当时有“工业救国”的口号，于是这便成为我们那一批人学习的

动力。当时读书的情况是比较恶劣的。当是我们四十个人住在一间草棚里；晚上没有油灯去看书，就去茶馆，去茶馆看

吗呢？因为那有灯吗？我们四五个人围在一张桌子  ，桌上摆着一盏油灯。由于学工科的，所以功课特别紧，尤其是画

图，常常占用礼拜日，我们笑言其为“礼拜七”（笑）；平时读书没有书桌，便把四个人放书的书籍拼在一起，就在那上

面看书。当时同学们之间感情特别好，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人侵占了，大家的老家都成为了沦陷区，失去

了家的人便彼此象兄弟姐妹一样聚在一起互相关心、彼此鼓励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容易共患难，不易共享乐”，艰苦的环

境容易锻炼人，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很团结，凭着良心做事情，感情很好。当时昆明民主氛很浓，每天晚上都有丰富生动

的讲座，通过这些讲座，我们增长了见识，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。平时同学们也“苦中寻乐”，经常下棋，打桥牌，举

办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。总之，大学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。后来大家都毕业了，各奔东西。

我受家庭的影响较大，除了我大哥是在铁路上工作外，我父亲，哥哥姐姐全都是干教育工作的。他们的观点是“教育救

国”，投身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对国有用的人才，让他们一起为国出力，建设国家，比一己之力力要大得多了。于是

1943 年我留校任教。我一开始工作时，工资还不够我的饭费，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我却连饭都不够（笑）后来得到

了有关部门一些支助才得以“温饱”，但是教师生活本来就是清苦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便无所怨言了。后来 1948年我

去了美国留学。我去国外也不是象一般人所说得出去镀了“金”回来，我当时人是想去看看国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是

个什么水平，中国和外国相比到底差在哪里。在美国听到中国解放的消息后，我想方设法就回来了，参加国家建设，所

以我那一代人从头到尾就是“爱国”二字，我们对祖国的感表现在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。 

王老说这一番话时显得十分激动，手经常情不自禁地挥舞在半空之中。 

这时张榕容问道：“您能说说在美国时的一些情况吗？”“我在国外的时候，中国还没有解放，当时实际上我们对共产堂

也没有多少了解，但是对蒋王朝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。记得 49 年 5 月，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消息传到美国，破天荒地

地成为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，唉呀，当时心里面真得是很激动，一看可能共产党这么一来中国真有希望了，所以就想回

来。可当时回来的阻力是很大的，朋友们和系里的教授都反对；我相不回来不行，不回来岂不是要变成“白华”了，我

不愿作“白华”。我极力要求回国，学校那边不放，后来我只能拿出我的“决定”了，我说我来美国之前已经结婚了，



我不回去岂不是对不起我的夫人，你知道美国人很在乎这方面的，在中国两地分居的有的是，可在美国都却不行，丈夫

调动工作，夫人也必然会随之同行，所以他们只好说“欢迎你再回来”，我说这以后再说吧（笑）。当时有一个“留美科

协”组织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成为了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。 

“那您认为国内教育的弊端有哪些呢？”我问道：“我是很喜欢热力学的，通过在国外的学习，回来后，我就开始搞传

热学，一直到“文革”之前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着工作。当时国内很重视搞专业教育，没有人搞这方面的研究。可我

认为搞专业的东西的同时，搞好基础方面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现在各行业的东西相互穿插，彼此渗透，而且你

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需要你们去学，所以只有学好基础，才能有效地学习新的知识，不断充实自

己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以前我们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，将专业分得很细，结果反而不适应实际需要。

否则专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偷搞不上去了，比如日本就吃了这种苦头。如果基础扎实，一切实际问题往往迎刃而解，像我

在解决青藏铁路冻工路基溶化问题时，便推陈出新，为了解决实际问题，制造出相应仪器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。总之，

国内教育应立足于本，扎扎实实打牢基础。” 

“您对现在的热能生活费的学生有什么期望呢？” 

“我觉得人想要成才需要“三心”：第一是“信心”，只有有了信心，才敢去你。第二是“决心”，有了信心，但是碰到

困难就退缩显然是不行的。第三是“恒心”不能靠投机取巧，要不断努力才行。而人要成功机遇也是很重要的。作为跨

越 21世纪的青年人要善于抓住机遇，但同时要自己刻苦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不能“人在此山心在彼山”。还有人的兴趣应

该多样化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不能进行疲劳轰炸。多样化并不等于什么东西你都搞，最好是做到“一专多能”。总

地说来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培养谦虚谨慎地学习作风，学好本领，学会做人，作为一名合格的清华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。 

    与王老的亲切会话不知不觉已接近尾声，王老欣然答应了我们的恳请，为本刊题辞。之后王老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告别，

并询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。在王老身上，闪现着自强不息，热爱祖国，淡泊名利，谦虚平和的中华民族精神，中国气派。 
    听了王老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，我的触动很大，作为一个享有我国及世界上很高声誉的科学家，这番话道出了他成功

的重要因素。这些因素所蕴含的道理可能每个人都懂，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人又仅有几人？所以这正是王老最可敬之处。 

 (本报记者：董善宁  张榕榕) 

 


